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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闲话

今朝好天气，晴空，暖阳。看

看交呀，眼门前迭个冷天蛮精彩，

有过春天个温度，也有过冷天个

飘雪。即如此，听老祖宗个闲话，

跟牢节气时令，索价拿自家再多

囥一囥，静等春又暖花再开，日脚

么，该哪能过就哪能过。

大寒节气已过，按理天气应

该冷，不过，迭个辰光，母鸡开始

孵小鸡了，树林里鸟叫声也密了，

喏喏喏，朋友送来个雪柳，也慢慢

交生发。早上起来，喷好水，远看

看，阳光当中个新芽闪闪亮，碎碎

银，碎碎金，看得满心欢喜。近看

看，娇滴滴，细巧巧，一芽两叶，想

想，要吃起来，可能也是美味。

比方柳芽，就是可以吃嗰。

明代一本书《五杂俎 · 物部三》有

记载：“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

汤，云其味胜茶。”意思是，柳芽摘

下来，炒干，味道勿比茶推板；清

代有本《帝京岁时纪胜》，勒“三月

时品”一章里也记，“嫩柳叶拌豆

腐，乃寒食之佳品”。中医认为柳

芽有苦味，清热解毒、祛火利尿，

可辅助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大寒之后就是立春了，其实，

迭些辰光个菜市里，当令好小菜

应该是带着点春意个菜苋。勿晓

得阿是古音字，反正，苋迭个字，

阿 拉 上 海 人 勿 读 XIAN，读 苋

（JIAN）嗰；从前勒学堂里读古汉

语辰光，也听老师讲过，阿拉上海

闲话里还保留交关古音字，所以，

方言迭个物事，是一定要好好保

护嗰。还有一个有意思嗰，红菜

苋算是名副其实嗰，而白菜苋明

明是绿嗰，阿拉偏生叫伊白菜

苋。搿是为啥？请教有识之士。

除了菜苋，还有一样好吃物

事就是冬笋了，伊勿但是一种高

蛋白低淀粉个美味食材，还有滋

阴个作用，用伊炒鱼、肉或者烧

汤，侪好。啥叫药食同源？就是

好吃个东西侪补。

顺手用刚入手个酱肉炒一碗

红菜苋。食材：红菜苋半斤汏清

爽，切段，沥干，酱肉一小块蒸八

分熟切片，盐、糖、料酒各少许。

热锅冷油，拿酱肉片翻炒出香味

道，加红菜苋炒到变颜色，加少许

料酒、盐、糖调味就好盛出来了。

文并图  沈一珠嫩柳芽与红菜苋

人们常会碰到气不下顺反而

上逆的情况，这一般是由吸入冷

风或饮食过饱造成的，普通话都

称之为“打嗝”，传统中医则分别

叫做“呃逆”和“嗳气”；上海话也

将此分得很清：前者曰“曷得”，读

若“ede”，也叫“冷曷”，后者曰

“打飠亥”，读若“danggai”，也叫“打

饱飠亥”。古汉语中都有它们存在

的依据。

先说“曷得”。该词的写法是

沿用《上海方言词典》中的借音

字。清代范寅《越谚》写作“厄

得”，释义为“气不调，呃呃声胸，

医书作‘呃逆’”；《吴下方言考》写

作“喝”，但注明其“音曷”，意思是

“受寒打喝（曷）也，今吴谚谓之

‘冷喝’”；明代《吴音奇字》写作

“飠厄”，“音厄，方言，冷飠厄”。还有

写作“嗝得”或“歌得”的；“嗝”是

野鸡叫唤的意思，《玉篇》“雉鸣

也”，用来形容“打曷得”音形兼

备，上海话也有讲作“嗝得”。

“飠亥”字已不见于《现代汉语

词典》，宋代的《广韵》对其注曰：

“古哀切，通食气也”，音义和今

天上海话对“飠亥”的使用均无二

致。曾经有人将之写作“垓”，东

汉高诱注《淮南子》时说：“垓读如

人饮食太多以思下垓之垓”；后世

洪亮吉在《晓读书斋杂录》中，也说

“吴俗饮食过饱有逆气出曰垓”。

对此，清代儒学大咖段玉裁专门予

以纠正：“以思下垓之垓，乃以息上

飠亥之飠亥之誤”；徐復老先生赞同段

公所述，补充道：“高（诱）用假字，

不烦改垓为飠亥。”总之，吃饱打嗝说

“打飠亥”或“打饱飠亥”是有史料依据

的。今天电脑里的汉字字库跟着

《现代汉语词典》忽略该字的后果

之一，是无法显示唐代著名诗人元

稹的诗句“醉眼渐纷纷，酒声频飠亥

飠亥”，网络上每至此处，或者跳空或

者乱码，让读者也是随诗意醉了。

“飠亥”字的消失实在是有原因

的，它原本就另有一个音，读若ye，

《集韵》：“乙界切，音噎”；《韵

会》：“于戒切”。然后就被释为

“因噎废食”的“噎”。所以，尽管

吞咽太快造成的噎，和饮食过饱

产生的飠亥，是性质及感受都完

全两样的事情，但在字面上被

混为了一谈；譬如章炳麟

《新方言》：“噫（噎），饱食息

也，字亦作飠亥”。飠亥的位置或

许就是这样让噎、嗝、餩等

字瓜分走了。唯其可喜的

是，在语音定力较强的上

海 话 中 依 然 留 有 它 的 身

影；上海话既兼容并

蓄也执守传承的

特点，由此可

见一斑。

文  叶世荪冷是“曷得”饱是“ ”

老里八早

茄山河

沪语趣谈

电视剧《繁花》沪语版热播，

引起一股沪语热。上海两会期

间，就有政协委员表示：现在上海

年轻人已经难以讲出一口正宗上

海闲话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讲

上海话个场景越来越少了”，因此

建议勒勒学堂里每周安排一堂沪

语课，或者组织沪语活动，让上

海小囡有一个听、说上海闲话个

环境。

其实啊，上个世纪五六十

年代，宁波闲话、苏州闲话、苏

北闲话、绍兴闲话……侪勒勒

上海有一定市场，但是上海闲

话是各种方言里个主打产品，

绝对属于畅销货。当时上海

广播电台里有一档沪语节目，

叫“阿富根谈生产”，虽然节目

里讲嗰侪是播种、施肥之类个

话题，但是搿档节目勒勒市区

也有交关听众，勿少人侪想通

过迭个一档节目学讲正宗上

海闲话。

后来中小学要求小朋友

讲普通闲话了，为了帮助小囡

掌握普通闲话，连带接送小朋

友个老阿奶也开始练“沪普”

了，上海闲话勒勒生活当中变

得稀缺起来。再后来，从天南

海北来到上海个新上海人越

来越多，普通闲话就成了工

作、生活当中，互相沟通个主要方

式。搿能一来，生活里个上海闲

话勿但“稀缺”，简直“紧俏”了。

所以现在只要电影、电视剧推出

“沪语版”，就会让不少老上海兴

奋一段辰光。

1月12日《新民晚报》刊登文

章《沪语何时繁花开》，提出学上

海闲话要“从小朋友抓起”，我斜

气赞成。但是，哪能拿上海闲话

讲得更加标准呢？我认为有以下

三点：

一、字音要读准。电视剧《繁

花》里宝总介绍“爷叔”个辰光，用

个是“沪普”，听上去有点煞风景。

宝总讲：“生意么就是，一买

一卖”，宝总特意拿后面个“卖”读

成“嘛”。其实

沪语里向“买”

“卖”读音是一样嗰，

可以用“买进”搭仔

“卖出”来区分。

二、事体要讲清。爷叔

讲：“老辰光是我个长包房。”

“老辰光”可以改成“老底子”

或者“老早子”，因为“老底

子”“老早子”侪是指“过

去”“以前”，符合爷叔回

忆过去个语境。而“老辰光”

一般指对话双方侪晓得个具

体辰光，比如约某人“老辰光、老

地方”碰头。

三、“尖团音”要分明。搿一

点反对个人可能会多一眼，甚至

包括部分专业人士。沪语虽然

呒没国家标准，但是有长期流传

下来个讲法、字音读法，包括尖

团音。其中代表就是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上海广播电台个沪

语广播，搭仔老一辈沪剧艺术家

勒勒沪剧节目里个说白、演唱。

记得从前沪剧团、滑稽剧团招

生，侪是先要培训上海闲话嗰，

学员必须能讲一口标准上海闲

话，然后才能登台表演。

当然，分清尖团音个要求主

要是针对专业演员，对一般老百

姓来讲呒没必要苛求。

对大众传播来讲，电影电视剧

个影响是斜气大嗰，打出“沪语版”

旗号个影视剧，最好能真正做出样

子，尽量拿出让老上海人认可个“沪

语版”。实际浪，要做到迭个一点并

勿难，现在还有勿少老一辈个沪剧

演员搭仔沪语播音员，只要勒勒演

员对台词搭仔最后配音个辰光请伊

拉来纠正一下，还是可以解决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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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披间

每趟去逛闹猛个上海

老城隍庙，走过门庭若市

个南翔馒头店，我就会回

想起小辰光个一顿年夜饭。

埃歇辰光正是三年困难

时期，因为爷娘侪勒解放军部

队工作，刚刚六岁个我搭仔老阿

奶住勒上海南市。老阿奶是个热

心肠，经常帮隔壁邻居照顾小囡，

所以弄堂里向个小八腊子侪跟伊

来得亲热。

勒一个小年夜前头，我看见

老阿奶坐辣海闷声勿响，就问伊：

“侬勒想啥事体呀？”“弄堂口阿

大、阿二个爷娘回乡下去处理急

事体了；斜对面小妹一直跟外婆

过日脚，现在外婆住进医院了；弄

堂笃底大宝、二宝个爷娘厂里向

忙，最近要天天加班；还有琴琴、

英英咾啥……”老阿奶皱仔眉头

讲，“迭眼小囡搿趟恐怕侪吃勿着

年夜饭了！”

听了老阿奶迭番闲话，我也

开始为伊拉担心。老阿奶突然立

起来，走到灶披间里向，寻出平常

勿舍得吃个两斤线粉、一包霉干

菜、一小篮黄豆、一块咸肉、十只

鸡蛋，笑眯眯对我话：“有办法了，

阿拉就用自家屋里个全部存货，

勒大年夜招待迭眼小囡。”我马上

就表示赞成。

第二天早浪向，老阿奶又带

了一只布袋乘车子去南翔镇。伊

勒出门前头告诉我，搿是为了去

跟一位做生产队队长个亲眷商

量，拾一眼公社社员收摘花菜、卷

心菜以后留勒地里向个老梗子搭

仔老叶片。当天黄昏辰光，老阿

奶回到屋里，除脱背仔一只涨鼓

鼓个布袋，还拎仔两只扁扁个小

竹篓。我接过小竹篓一看，发觉

里向有一样物事是用荷叶包起来

嗰，心里有点好奇，就问：“搿是啥

物事呀？”老阿奶笑嘻嘻回答：“搿

是一样上海有名个点心。”又神秘

兮兮讲：“侬大概还勿晓得伊是啥

味道呢！”

到仔大年夜，阿拉屋里铺开

一只圆台面，上面摆仔七只碟子

八只碗，还有八副长短勿一样个

筷子，搿侪是六个小囡从自家屋

里带过来嗰。阿拉搿点小八腊子

本来就是弄堂里一道白相个小伙

伴，搿歇辰光碰勒一道，真是交关

扎劲。虽然台面浪个“冷盆”只有

萝卜头、咸白菜、五香豆、炒螺蛳，

但阿拉侪急勿可待，马上坐到圆

台面旁边，嘻嘻哈哈，感觉过年味

道特别浓。

灶披间里，老阿奶一歇汏，一

歇斩，一歇烧，忙得团团转。呒没

多少辰光，一盘盘小菜陆陆续续

端出来，有咸肉笃黄豆、霉干菜烧

线粉、花菜炒咸肉、大葱炒鸡蛋，

还有卷心菜汤咾啥。最后，老阿

奶端出两只冒热气个大盘子，向

大家介绍：“搿就是有一百多年历

史个南翔小笼馒头，伊个特点是

皮子蛮薄、汁水蛮多、馅子蛮大、

外形蛮别致。亻那搿点小朋友大

概侪呒没吃过，我也有几年呒没

吃了，搿趟专门买仔两笼让大家

享口福！”乃末，小八腊子侪来煞

勿及伸出筷子。

我搛起一只小笼馒头，发觉

伊小巧玲珑赛过小宝塔，而且半

透明；戳破脱皮子，蘸眼香醋搭仔

姜丝，咬一口，一嘴巴汤汁邪气

鲜。我灵机一动，建议大家用卷

心菜汤代替汽水，一道“干杯”，祝

愿新年吉祥如意，气氛一下子热

烈起来，欢声笑语接连勿断……

勒当年吃个物事老少个艰苦

日脚里向，南翔小笼馒头让一顿

特殊个年夜饭变得圆满。我也从

此对迭样上海传统美食留下了深

刻印象。

文  朱少伟小辰光个一顿年夜饭

我个收藏里有一张老照片，

照片里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勒

崇明岛上重建个“红领巾桥”。

红领巾桥旧址，位于今崇明

堡镇中路（即南堡镇与北堡镇个

交界处）个大通路口，是堡镇

南北两地百姓和谐交融和商

贸往来个重要见证。

这里原本有一座架

在大通河上个狭窄小木

桥。1958年，为了通行

公交车，小桥需要扩建，

但因资金不足，工程一度

被搁置。结果，崇明岛浪

个中小学生纷纷行

动起来，通过捐

赠 废 铜 烂

铁、捡拾碎

砖石子等筹集资金和物资，建成

一座木结构、砖屑石子铺面个桥，

被命名为“红领巾桥”。

20世纪60年代后期，车流量

越来越大，搿座木结构桥重建成

更宽敞、更坚固个钢结构水泥桥，

桥名仍旧是“红领巾桥”。

记忆中个红领巾桥，倒映勒

碧玉般个河水中，摇出一波银

光。从桥洞中望去，就像少女明

澈个眼睛。水面浪船只悠悠，桥

浪向人来车往，川流不息，一派繁

忙景象。一时间，红领巾桥成了

岛上一道亮丽个风景，更是给这

座具有300多年历史个古镇平添

了几分妖娆。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

市政建设需要，搿座红领巾桥需

要拆除，桥下流淌着数百年江水

个大通河也被填平，由新开个横

引河替代，搿搭成了富有诗意，充

满活力个新地标。

崇明岛地处长江入海口，岛

上水系密布，河网如织，河道上架

有许许多多个桥，大多随着时间

流逝被人淡忘，唯有搿座红领巾

桥虽已拆除三十多年，但大家对

伊个逸闻轶事和不舍情怀却依然

口口相传。

一个路名，一座桥名，是一个

地区历史文化个标识。红领巾桥

不仅是当年崇明岛内连接南北，

沟通东西个重要设施，而且还是

历史个见证，文明个纽带和文化

个载体，成为弥足珍贵个乡愁记

忆，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文  郭树清崇明岛上红领巾桥

飠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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